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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有
一
天
和
來
自
北
京
的
詩
友
在
灣
仔
閒
逛
，
他
看
見
街
上

有
一
家
古
老
的
典
押
店
，
便
說
：
這
裡
還
有
﹁
當
舖
﹂
呢
！

我
不
是
稱
職
的
導
遊
，
也
不
大
懂
得
街
道
和
店
舖
的
典
故
，

只
好
胡
亂
地
開
一
點
玩
笑
，
比
如
說
：
當
舖
從
來
不
押
人
。

邊
走
邊
想
起
，
七
十
年
代
初
，
第
一
次
到
澳
門
，
逛
街
時
看
見

一
些
當
舖
，
倒
也
覺
得
跟
香
港
的
很
不
一
樣—

進
門
處
沒
有
高

高
地
遮
擋

押
物
者
的
木
屏
風
︵
上
面
總
有
一
個
很
大
的
﹁
押
﹂

字
︶，
朝
奉
先
生
的
櫃

也
不
是
高
高
在
上
的
，
倒
有
點
兒
像
戲

院
售
票
的
窗
口
，
押
物
者
跟
朝
奉
先
生
議
價
的
時
候
，
似
乎
不
必

仰
首
而
居
於
下
風
了
。

不
大
遮
擋
和
不
大
高
高
在
上
，
如
今
想
起
，
大
概
可
以
想
出
一

點
舖
面
設
計
上
的
含
義
吧
。
這
麼
多
年
來
，
香
港
的
當
舖
也
許
不

免
在
經
營
手
法
上
起
了
一
些
變
化
，
只
是
在
外
觀
上
，
依
然
保
留

最
古
舊
，
甚
或
是
最
保
守
的
架
式
。

北
京
的
詩
友
對
街
上
的
樓
房
店
舖
都
好
像
極
感
興
趣
，
也
就
像

我
到
成
都
旅
遊
，
詩
友
帶
我
去
見
識
驢
馬
市
、
帶
我
去
逛
糞
草

湖
，
都
嘗
試
從
街
道
、
樓
房
和
店
舖
開
始
閱
讀
一
個
陌
生
地
方
的

內
容
。
北
京
的
詩
友
發
覺
香
港
有
古
老
的
當
舖
，
我
也
發
覺
成
都

有
當
舖
，
當
舖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比
較
特
殊
的
例
子
吧
，
因
為
當
舖

跟
一
般
店
舖
不
一
樣
，
裡
面
不
買
什
麼
，
也
不
賣
什
麼
，
買
和
賣

卻
以
另
一
種
形
式
進
行
，
如
此
而
已
。

有
一
次
，
足
球
教
練
吳
偉
民
告
訴
我
：
從
前
球
鞋
也
可
以
﹁
上

當
﹂，
當
了
球
鞋
來
解
決
歇
暑
期
間
的
生
活
，
落
了
班
支
了
上

期
，
又
把
球
鞋
贖
回
來
，
就
好
像
棉
胎
夏
當
冬
贖
那
樣
普
遍
。
也

想
起
舒
曼
雅
歷
斯
︵Sherm

an
A
lexie

︶
的
一
首
詩
，
叫
做
︽
進

化
︾︵E

volution

︶，
當
中
記
載
了
印
第
安
人
的
當
舖
故
事
：

﹁
水
牛
比
爾
在
保
留
區
開
了
一
家
當
舖
／
剛
好
開
在
酒
舖
對
面

的
邊
界
／
而
他
每
周
七
天
，
每
天
開
舖
二
十
四
小
時
﹂
；
﹁
而
印

第
安
人
進
進
出
出
，
帶
來
珠
寶
／
電
視
機
，
錄
像
機
，
沒
有
駁
口

的
鹿
皮
套
裝
／
那
是
恩
尼
茲
繆
思
花
了
十
二
年
製
成
的
﹂
；
﹁
水

牛
比
爾
接
收
了
印
第
安
人
典
押
的
一
切
，
存
放
於
／
分
類
歸
檔
的

儲
藏
室
。
印
第
安
人
／
典
當
他
們
的
手
，
最
後
只
剩
下
拇
指
，
他

們
典
當
了
﹂
；
﹁
他
們
的
骨
骼
，
無
止
境
地
從
皮
膚
沉
降
／
而
當

最
後
一
個
印
第
安
人
典
當
了
一
切
／
除
了
他
的
心
，
水
牛
比
爾
付

了
二
十
美
元
便
照
單
全
收
﹂
；
﹁
然
後
關
閉
了
當
舖
，
在
老
字
號

上
髹
上
新
的
標
誌
／
將
他
的
業
務
稱
為
美
國
土
著
文
化
博
物
館
／

每
名
印
第
安
觀
眾
要
付
五
美
元
購
入
場
卷
﹂。

每
一
家
當
舖
也
許
都
有
無
數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
，
大
概
沒
有
多

少
個
故
事
比
︽
進
化
︾
所
說
的
更
刻
意
平
淡
而
更
覺
荒
誕
了
。
我

城
的
當
舖
還
保
留

高
高
在
上
的
櫃

，
可
是
城
裡
許
多
店
舖
已

經
早
已
不
時
興
這
種
門
面
設
計
了
。
從
前
有
一
些
戲
院
和
遊
樂
場

的
售
票
處
，
總
是
設
計
得
像
一
個
細
小
而
略
帶
深
沉
感
的
窗
洞
，

小
時
候
老
覺
得
裡
面
有
些
什
麼
不
可
告
人
的
秘
密
。
如
今
在
內
地

一
些
小
鄉
鎮
還
可
以
看
到
相
類
的
窗
洞
設
計
，
比
如
觀
光
熱
點
和

車
站
的
售
票
處
，
站
在
窗
洞
前
跟
裡
面
的
人
說
話
總
覺
得
特
別
費

勁
，
而
且
隱
約
也
有
一
點
跟
權
貴
攀
談
的
心
理
威
脅
。

在
灣
仔
的
橫
街
上
，
看
見
一
家
古
老
的
紮
作
店
。
紮
作
店
也
老

給
人
陰
森
感
，
簷
下
總
是
懸

塵
封
的
衣
紙
，
光
線
暗
澹
的
店
內

總
有
舊
式
的
帳
簿
通
書
文
具
香
燭
彩
紙
和
竹
枝
糊
紙
的
紮
作
。
我

城
的
環
頭
環
尾
還
殘
存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古
老
店
舖
，
沾
滿
灰
塵

也
許
就
是
日
漸
式
微
的
見
證
。
在
紮
作
店
買
了
一
份
香
港
街
道

圖
，
後
來
才
發
覺
，
地
圖
上
的
天
水
圍
和
調
景
嶺
還
沒
有
屋
苑
，

還
沒
有
港
鐵
站
，
那
彷
彿
就
揭
示
了
新
舊
交
替
的
痕
跡
了
。

最
近
重
遊
杭
州
，
覺
得
這
個
城
市
更

美
了
。
主
要
是
林
蔭
處
處
，
綠
化
十
分

成
功
。
西
湖
景
區
，
已
經
禁
止
周
圍
建

築
高
樓
大
廈
。
而
且
整
頓
有
序
，
雖
然

遊
人
如
鯽
，
仍
然
不
至
破
壞
景
點
之
美
。
杭

州
市
區
又
頗
為
清
潔
，
市
民
也
不
隨
地
丟
棄

垃
圾
。
綠
化
和
清
潔
，
成
為
杭
州
特
色
。
所

以
我
認
為
內
地
的
﹁
宜
居
﹂
城
市
，
以
我
去

過
多
次
的
來
說
，
首
選
青
島
，
其
次
便
是
杭

州
。杭

州
人
口
不
少
，
最
近
的
統
計
是
八
百
七

十
萬
餘
人
，
比
十
年
前
增
加
一
百
八
十
二
萬

餘
人
，
比
香
港
的
人
口
還
要
多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約
佔
百
分
之
九
，
比
例
不
大
，

主
要
是
市
外
的
年
輕
人
口
的
大
量
流
入
，
一

定
程
度
上
延
緩
了
人
口
老
齡
化
的
比
例
。

這
一
次
到
杭
州
，
主
要
是
休
息
，
參
觀
的

景
點
不
多
，
連
遊
人
必
到
的
雷
峰
塔
和
靈
隱

寺
都
沒
有
去
。
特
別
是
雷
峰
塔
，
已
經
變
了

樣
，
不
是
古
蹟
重
修
，
而
是
現
代
化
了
。
號

稱
﹁
提
升
文
化
品
位
﹂，
有
了
自
動
扶
梯
、

觀
光
電
梯
、
電
視
屏
幕
、
落
地
玻
璃
的
新

塔
，
沒
有
了
原
來
雷
峰
塔
的
味
道
，
所
以
不

去
也
罷
。

至
於
靈
隱
寺
，
也
因
為
已
去
過
沒
有
再

往
，
而
是
在
寺
旁
的
商
場
逛
了
一
下
。

這
次
遊
杭
州
，
是
承
友
人
之
邀
，
以
休
息

為
主
。
住
的
有
特
色
，
吃
的
飯
館
別
有
風

情
，
看
表
演
有
新
鮮
感
，
遊
船
河
就
餐
另
有

趣
味
，
看
七
零
四
工
程
興
起
遐
想
。
短
短
三

天
的
遊
覽
，
收
穫
頗
豐
。

由
於
我
們
幾
位
同
行
者
都
已
屆
耄
耋
之

年
，
所
以
作
息
時
間
都
很
鬆
動
。
早
上
十
時

方
才
出
發
，
中
午
爭
取
回
酒
店
休
息
，
行
程

不
算
緊
密
。
但
有
時
因
為
要
多
走
路
，
老
伴

和
友
人
都
不
良
於
行
，
我
還
算
是
好
一
點
，

但
多
走
了
也
感
吃
力
。
五
天
行
程
，
平
安
前

往
平
安
歸
來
算
是
託
福
了
。
同
行
友
人
九
年

前
因
中
風
休
養
，
九
年
來
未
作
遠
遊
，
也
未

再
搭
飛
機
，
這
一
次
經
醫
生
同
意
，
嘗
試
作

一
次
乘
機
旅
行
，
並
無
大
礙
。
經
此
試
驗
，

對
自
己
的
健
康
情
況
，
信
心
大
增
。

︽
二
○
一
一
：
中
國
文
化
品
牌

報
告
︾
顯
示
，
內
地
數
碼
出
版
業

生
意
去
年
突
破
了
一
千
億
元
，
同

比
二
○
○
九
年
增
長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目
前
數
碼
出
版
的
範
圍
包
括
：

圖
書
、
報
紙
、
期
刊
、
原
創
文
學
、
教

育
出
版
、
網
上
學
習
、
地
圖
、
音
樂
、

電
影
、
漫
畫
、
遊
戲
、
資
料
庫
、
手
機

內
容
等
。
二
千
年
當
年
的
總
營
業
額
才

十
五
點
九
億
，
十
年
間
增
長
達
四
十
五

倍
強
。
內
容
百
花
齊
放
，
收
益
勁
升
，

絕
對
是
廣
東
人
最
流
行
的
口
頭
禪
﹁
飲

得
杯
落
﹂。
至
於
網
絡
內
容
經
營
者
是

否
已
經
守
得
雲
開
見
月
明
，
要
視
乎
是

上
述
的
哪
一
個
板
塊
，
因
為
內
容
的
發

展
並
不
平
衡
。

去
年
網
絡
收
入
的
千
多
億
中
，
遊
戲

收
入
佔
三
百
三
十
六
點
二
億
，
廣
告
佔

二
百
七
十
六
點
七
億
元
，
手
機
出
版
內

容
，
包
括
音
樂
、
遊
戲
、
動
漫
、
閱
讀

等
，
則
有
四
百
一
十
四
億
元
。
細
意
看

不
難
會
發
現
相
對
於
其
它
內
容
，
遊
戲

才
是
網
絡
世
界
裡
面
的
金
礦
。
網
絡
遊

戲
的
廣
泛
受
歡
迎
，
同
時
製
造
了
數
碼

廣
告
的
金
蛋
。
其
它
的
內
容
雖
然
都
有

市
場
，
但
整
體
的
收
入
相
對
於
遊
戲
，

還
有
一
段
距
離
。
話
是
如
此
，
個
人
覺

得
也
不
應
氣
餒
，
主
因
在
於
中
國
網
上

出
版
業
正
在
一
個
拐
點
，
相
對
於
歐
西

國
家
，
中
國
的
網
絡
內
容
雖
說
起
步
較

晚
，
但
卻
勝
在
沒
有
包
袱
。
以
閱
讀
為

例
，
在
印
刷
及
發
行
兩
方
面
沒
有
傳
統

出
版
業
的
牽
絆
，
不
用
多
費
心
思
照
顧

傳
統
讀
者
的
利
益
，
反
而
可
以
全
速
在

數
碼
出
版
上
面
發
展
，
充
分
發
揮
數
碼

化
在
綠
色
出
版
上
節
約
印
刷
、
運
輸
成

本
及
發
行
靈
活
的
優
勢
。

網
絡
遊
戲
製
造
了
很
多
商
機
是
不
爭

事
實
，
亦
要
小
心
警
惕
。
太
過
側
重
遊

戲
產
業
，
長
遠
會
造
成
文
化
產
業
空
洞

化
，
亦
會
製
造
某
些
未
來
歲
月
需
要
解

決
的
社
會
問
題
。
單
單
為
創
富
而
高
興

的
同
時
，
不
可
忽
略
可
能
存
在
延
後
入

賬
的
生
產
成
本
。

今
晚
和
明
天
各
有
一
場
活
動
，

本
來
是
南
轅
北
轍
兩
件
事
，
後
來

找
到
一
些
線
索
將
它
們
連
起
來
。

今
晚
︵
十
號
︶
七
時
半
在
富
德

樓
四
樓
影
意
志
工
作
室
有
︽
撞
到
正
︾

的
放
映
及
討
論
會
，
由
崔
允
信
導
演
和

我
主
持
。
明
天
︵
十
一
號
︶
三
時
在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行
政
大
樓
四
樓
，
有
﹁︽
百

年
孤
寂
︾
及
馬
奎
斯
小
說
中
的
魔
幻
與

現
實
世
界
﹂
座
談
會
，
由
李
維
怡
、
張

歷
君
、
陳
恆
輝
和
我
主
講
。
︽
百
年
孤

寂
︾
和
一
部
許
鞍
華
的
新
浪
潮
時
期
的

電
影
作
品
有
何
相
干
？

影
評
人
陳
耀
成
在
︿
不
恕
篇—

﹁
新
電
影
﹂
筆
記
﹀
和
︿
從
懷
舊
之
魘
到

無
根
之
怨—

三
思
許
鞍
華
﹀
兩
文
先

後
指
出
，
︽
撞
到
正
︾
將
鬼
怪
的
虛
幻

世
界
織
入
了
戲
班
中
人
的
生
活
世
界
，

與
加
西
亞
馬
爾
克
斯
的
創
作
手
法
暗

合
，
可
惜
︽
撞
到
正
︾
缺
乏
政
治
歷
史

的
諷
喻
架
構
和
知
性
空
間
。
另
一
方

面
，
︽
撞
到
正
︾
不
存
在
主
題
，
難
以

解
釋
，
不
可
理
喻
，
說
到
底
就
是
一
份

樂
趣
與
生
之
愉
悅
，
但
沒
有
達
到
︽
百

年
孤
寂
︾
生
命
哲
學
的
高
度
。

文
章
引
起
了
我
要
進
一
步
探
究
︽
撞

到
正
︾
的
興
趣
。
︽
撞
到
正
︾
是
一
部

充
滿
民
俗
奇
趣
的
胡
鬧
喜
劇
，
編
導
沒

有
大
幅
度
展
開
百
年
家
族
的
歷
史
和
衰

亡
進
程
，
只
能
夠
體
現
當
下
一
對
年
輕

男
女
背
後
的
歷
史
陰
魂
，
而
鬼
魂
正
在

發
揮
最
後
的
攻
擊—

昔
日
祖
輩
的
道

德
失
陷
化
為
厲
鬼
索
命
的
詛
咒
，
但
這

種
詛
咒
只
是
一
種
報
復
心
理
，
並
不
單

純
追
求
善
惡
的
平
衡
，
所
以
，
片
中
該

死
的
人
下
場
不
明
，
不
該
死
的
卻
遭
橫

禍
，
剩
下
的
就
是
一
對
原
來
糊
塗
無
知

的
新
一
代
青
年
。
他
們
沒
有
太
沉
重
的

歷
史
包
袱
，
但
對
於
歷
史
和
習
俗
也
沒

有
一
笑
置
之
︵
女
的
是
大
戲
花
旦
；
男

的
本
來
洋
化
，
也
對
傳
統
法
術
頂
禮
膜

拜
︶，
只
有
他
們
苟
全
性
命
得
以
開
拓
自

己
︵
中
西
合
璧
？
︶
的
人
生
。

︵
下
周
續
談
︶

《百年孤寂》《撞到正》

闊
別
十
年
，
最
近
又
到
了
英
國
旅
遊
一
次
。
英
國
的
確
有
很
大
的

變
化
。

第
一
個
印
象
，
就
是
英
國
移
民
局
的
人
員
，
對
待
中
國
遊
客
特
別

有
禮
貌
。
這
與
十
年
前
的
審
問
囚
犯
的
態
度
截
然
不
同
。

第
二
個
印
象
，
就
是
東
歐
的
勞
工
完
全
不
見
蹤
影
了
，
他
們
都
回
國
去

了
。第

三
個
印
象
，
在
倫
敦
露
宿
的
英
國
人
也
不
見
了
蹤
影
。

問
起
了
當
地
的
英
國
人
，
他
們
都
說
，
旅
遊
業
是
英
國
重
要
的
產
業
，

英
國
當
然
要
好
好
招
呼
遊
客
，
中
國
遊
客
的
消
費
最
高
，
移
民
局
當
然
要

有
禮
貌
地
歡
迎
這
些
豪
客
。
事
實
上
，
前
來
打
黑
工
的
中
國
人
越
來
越

少
，
因
為
倫
敦
的
生
活
費
用
很
高
，
而
且
掃
蕩
黑
工
的
措
施
相
當
嚴
厲
，

所
以
，
機
場
的
移
民
局
官
員
壓
力
也
大
大
減
少
。

倫
敦
的
物
價
實
在
太
貴
了
，
在
小
型
的
快
餐
店
，
一
份
熱
狗
要
六
十
港

元
，
一
杯
咖
啡
三
十
港
元
，
收
入
低
的
波
蘭
勞
工
，
收
入
所
得
，
也
不
夠

支
付
當
天
的
伙
食
費
用
。
英
國
各
地
流
落
到
倫
敦
的
露
宿
者
，
也
因
為
生

活
費
用
太
高
，
沒
有
辦
法
會
居
住
在
倫
敦
。

﹁
倫
敦
不
易
居
﹂，
已
經
成
為
英
國
人
的
共
識
，
根
據
統
計
，
大
量
退

休
了
的
、
收
入
低
的
的
勞
動
人
口
，
已
經
搬
離
了
倫
敦
，
到
農
村
地
區
居

住
。
已
經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倫
敦
的
原
居
民
，
離
開
了
這
個
世
界
著
名
的

大
都
市
，
俄
羅
斯
、
中
國
、
印
度
的
富
人
則
不
斷
湧
入
。
我
在
倫
敦
街
頭

逛
了
差
不
多
十
天
，
很
少
見
到
六
十
歲
以
上
的
居
民
和
懷
孕
的
婦
女
。

倫
敦
的
樓
價
雖
然
有
所
回
落
，
但
是
，
在
倫
敦
中
心
地
區
附
近
，
房
屋

呎
價
仍
企
在
一
萬
五
至
二
萬
五
千
元
一
呎
。
地
鐵
和
巴
士
的
交
通
費
用
，

為
香
港
的
三
四
倍
。
所
以
，
低
收
入
的
人
士
根
本
在
倫
敦
混
不
下
去
。

另
一
個
突
出
的
印
象
，
香
港
雖
然
回
歸
中
國
十
四
年
，
原
來
香
港
的
產

業
政
策
和
教
育
政
策
仍
然
保
留

追
隨
英
國
的
特
色
。
倫
敦
獨
沽
一
味
金

融
地
產
，
香
港
也
一
樣
。
特
區
政
府
根
本
不
需
要
甚
麼
研
究
政
策
的
智
囊

團
了
。

倫
敦
的
學
校
收
生
不
足
，
需
要
殺
校
，
或
者
兩
間
學
校
合
併
。
倫
敦
的

中
學
和
小
學
一
樣
分
開
學
生
程
度
水
平
，
不
同
階
層
的
人
，
不
同
水
平
的

學
生
，
上
不
同
的
學
校
，
最
近
郊
區
的
第
一
等
學
校
和
第
三
等
的
學
校
要

進
行
合
併
，
一
些
質
素
好
的
學
生
，
要
調
往
第
三
等
的
學
校
上
課
，
家
長

們
怒
火
沖
天
，
組
織
了
關
注
此
事
委
員
會
，
展
開
了
抗
議
活
動
。
教
育
現

象
，
和
香
港
一
模
一
樣
。

在
倫
敦
發
生
的
事
情
，
將
來
香
港
一
樣
發
生
。
我
不
禁
產
生
疑
問
，
現

在
低
收
入
的
香
港
人
，
面
對

一
萬
元
一
呎
的
樓
價
，
以
及
四
十
五
元
的

一
個
快
餐
，
將
來
是
不
是
要
搬
到
廣
東
的
鄉
下
去
生
活
？

英國所見所聞

宋美齡別墅成了餐廳、故宮化身為私人會所、大
學操場收費——經過媒體的曝光之後，種種對公共
空間的商業化利用引起了部分傳媒從業者和網民的
議論。不過，我覺得目前的反思尚未觸及問題的核
心—不能將這種現象歸結為「商業化的原罪」，
而應該探討其中更深層的原因。
事實上，公共空間是近些年來才進入漢語的詞

組。以前，我們習慣於說「某某東西是公家」的，
上述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也總是被歸結為公與私的辯
證法。意味深長的是，對「公家」之物的私人化佔
有早在中國走向市場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在20世
紀70年代，筆者家鄉的居民經常到周圍的田地裡拾
荒。這些田地屬於這一帶的農場和生產隊，上面的
糧食當然是公家財產。然而，似乎沒有誰對這些姓
公的東西起敬畏之心。在那裡勞作的農場職工和社
員總是習慣性地忽略許多金燦燦的玉米和大豆，把
它們留在自己的足跡之後。於是，拾荒者成了真正
的收穫者，常常背負 豐碩的戰利品撤離公家的領
地。
從現在的角度看，這些拾荒者的幸運已經折射出

一種所有制困局：公家的糧食屬於人民，但人民概
念大得足以讓具體的個體忽略自己的權利和責任，
於是，所有「公家」之物都可能淪落為神聖的棄
兒。一種沒有落實到個體身上的所有制形態也許會
引發人的無限遐想，但卻難以讓個體與「公家」建
立起具體的對應關係。「公家」的東西屬於所有
人，因此，它不屬於任何特定的個體，其身份天然
地具有曖昧乃至不確定的品格。拾荒者正是利用了
這種曖昧的不確定性，將「公家」之物轉變為私有
財產。由於拾荒者帶走的是屬於「公家」的東西，
所以，沒有人將之當作自己的損失。拾荒者的行為
非但不會受到譴責，反倒被大多數人所默許。或者

說，特定的所有制涉及意味 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實
際的或潛在的拾荒者。在這種所有制體系中，你可
以談論壯麗的激情、遠大的理想、美好的未來，探
討「大家」與「小家」的關係，卻無法真實地關注
效率。與概念、目標、理想的宏大相比，收穫常常
可以忽略不計，貧窮則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屬性。
於是，拾荒者大量湧現出來，成為共和國天空下的
獨特風景。拾荒者以其行動暴露出存在已久的體制
之弊，敞開了公與私的悖論。從這種意義上說，後
來的改革開放首先解決的就是公與私的關係：聯產
承包、計件制、私有化都是為了確定「公」與「私」
的界限，以落實到個體層面的所有制設計代替原來
含混的「公家」理念。它產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力
量，激發了個體勞作的激情，推動本已疲弱的中國
走向崛起。
不過，迄今為止的改革是過渡性的，尚遺留下許

多未被明晰定義的「公共空間」，還遠遠談不上徹
底。宋美齡別墅成了餐廳、故宮化身為私人會所、
大學操場收費之所以成為話題，就是這種不徹底性
的表徵。它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商業化，而是實際所
有權的曖昧狀態。對「公共空間的商業化利用」是
種不恰當的表述，有可能將公眾的關注點轉移到商
業化上而忽略了更根本的東西。公共空間的商業化
（如許多紀念館中都設有商場）早已有之，區別往
往只是程度的不同。問題的關鍵是：誰在對公共空
間進行商業化利用？從已經披露出的事實來看，其
主體都是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團和個體，而其佔
有並未經過公眾的授權。故宮屬於國家所有，但它
事實上被其直接管理者所佔有。恰恰是公物這一含
混的屬性給予人們以想像和操作的空間。它屬於所
有人，當然也屬於故宮的直接管理者。直接管理者
以公物贏利，是早已有之的事實。以故宮為例，其

2010年門票收入達5億元人民幣。從表面上說，所
有門票收入要全額上繳國庫，依靠年度預算，經過
財政部、文化部的逐級批覆之後，才能投入使用，
但事實上返回的比例肯定與收入成正比。以有據可
查的2004年為例，當年門票收入3.5億元，故宮得到
日常支出1.4億元。按照這個返還比例，強調「全額
上繳國庫」顯然只能遮蔽真相。事實上，故宮景福
宮修建私人會所，僅僅是這個邏輯的擴展。在「公
物」概念含混而又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公共空間的
直接管理者就會成為國家利益的拾荒者。2005年，
故宮博物院下屬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故宮文化服務中
心與香港企業進行合作，成立了北京故宮宮廷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故宮宮廷公司經營的故宮內場地不
僅有此次曝光的建福宮，還有漱芳齋、午門和寧壽
宮共四處。據媒體披露，午門4至10月的室外活動
收費報價為30萬元/小時；建福宮和寧壽宮的收費
次之，分別為室內、室外20萬元/半天；漱芳齋的
室內活動報價為20萬元/半天。這樣做的並非最近
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故宮。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晁華
山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現在文物保護單位搞
經營幾乎都成了『大潮』，牽扯的都是錢，文物陣

地堅守起來也難。」當然，恰如七十年代
的拾荒者一樣，這些利用公共空間的經營
者也會拋出自己的辯護詞：既然它姓公，
也就有我的份額；我適當地佔有它，無疑
具有某種天然的合法性。無論此類邏輯是
否具有終極的合法性，它的存在本身都再
次敞開了公與私的悖論。
遺憾的是，對於這種佔有，普通公民往

往既缺乏關注的熱情，又沒有監督的手段
—這些地方屬於「公家」，但卻沒有落
實到具體的個體身上；它屬於所有人的空
闊品格使它遠離大多數特定的個體；他們
通常以對待當年拾荒者的態度對待盤踞於
其中的佔有者；除了涉及個人利益時（如
被收費），很少有人會因公共空間被佔用
而感到切膚之痛。那些利用公共空間牟利

者恰恰利用了這種大眾心理，暗中完成了公與私的
轉換。其行動的實質是「公共空間的非法利用」而
非「公共空間的商業化運作」。
事實上，公物的身份決定了其管理者的立場是背

反性的：分配方式決定 佔有者的態度：如果經營
的利益與其關係不大，那麼，他們就會像七十年代
的國有職工一樣不關心收成；在有利可圖的情況
下，管理者就會扮演類似拾荒者的角色。這兩種角
色顯然都不好。要走出這種涉及公私之辯的困境，
我們恐怕必須在所有制層面思考和行動。對公共空
間的定義不能僅僅停留在含混的語義學層面，而應
確切地指出它與人（尤其是個體公民）的具體關
係。說白了，應該讓公眾知道自己究竟能在何種範
圍和何種程度上擁有公共空間，清楚自己權利的疆
域和邊界。在相應法律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無疑
同時涉及立法層面和執法層面的工作。個體公民是
公共空間的終極擁有者，應該讓他們實際參與相關
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守護。只有當個體能以立法者和
護法者的身份行動時，他們才能真正站立於共和國
的天空下，以其行動支撐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當舖及其他

杭州之旅

葉　輝

客聚

一
個
人
接
到
另
一
個
人
的
死
訊
，
不
能

自
已
。

他
們
是
好
朋
友
，
多
年
來
每
個
星
期
都

定
時
切
磋
一
個
晚
上
，
比
武
論
英
雄
，
志

同
道
合
，
情
同
手
足
。
他
們
都
有
相
近
的
人
生

觀
和
價
值
觀
，
並
曾
在
地
球
不
同
的
角
落
相

聚
，
情
緣
深
厚
；
因
而
他
想
不
到
他
會
遽
然
去

世
，
一
切
真
的
來
得
太
突
然
了
。

噩
耗
傳
來
，
他
久
久
不
能
平
息
，
不
斷
追
問

出
事
的
原
因
。
﹁
他
是
不
是
冠
心
病
？
血
壓

高
？
﹂﹁
他
提
過
他
的
血
濃
度
過
高
，
但
那
已

是
數
年
前
的
事
了
。
﹂﹁
出
事
時
跟
他
一
起
活

動
的
是
甚
麼
人
？
他
們
在
玩
甚
麼
？
怎
樣
玩

法
？
﹂﹁
他
昨
天
晚
上
還
跟
我
說
起
下
星
期
見

面
的
事⋯

⋯

怎
麼
可
能
？
﹂

他
顯
然
像
許
多
其
他
的
人
一
樣
，
混
淆
了
理

性
與
情
感
。
關
於
一
些
死
亡
的
事
情
真
是
始
料

不
及
的
，
追
究
原
因
還
不
及
不
捨
之
情
或
未
能

接
受
來
得
真
切
。
死
亡
來
了
，
由
否
認
、
憤
怒

到
傷
痛
、
迎
受
的
過
程
，
有
些
人
是
跳
躍
式

的
，
有
些
人
則
停
留
在
某
個
階
段
停
滯
不
前
，

這
對
當
事
人
與
眷
愛
他
的
人
都
一
樣
；
人
們
都

想
得
太
多
問
得
太
多
。

姑
姐
八
年
前
一
個
清
冷
的
早
上
在
加
拿
大
沙

省
緩
步
跑
，
忽
然
倒
在
地
上
，
昏
迷
了
兩
個
星

期
去
世
。
我
偶
然
會
想
知
道
她
在
倒
地
的
那
一

刻
在
想
甚
麼
？
絕
大
可
能
在
想
當
天
的
日
程
或

要
做
的
瑣
事
，
不
會
想
及
死
亡
。
我
到
現
在
還

未
能
接
受
她
不
在
人
世
，
但
從
未
想
及
她
致
死

的
原
因
；
多
想
也
沒
有
用
，
還
不
及
懷
念
她
一

切
的
美
好⋯

⋯

噩
耗
傳
來
以
後
，
他
一
直
拿

手
機
跟
別
人

探
究
他
好
友
的
死
因
。
我
記
起
了
姑
姐
在
祖
母

去
世
的
時
候
也
不
停
撥
長
途
電
話
通
知
各
人
，

神
情
緊
張
。
死
亡
就
像
一
場
接
力
，
在
懷
念
和

震
驚
的
人
他
朝
也
遭
受
別
人
同
樣
的
反
應
，
只

是
從
未
想
及
，
到
時
也
再
不
知
覺
。

感覺接力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網絡商機

公與私的悖論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宋美齡別墅。 網上圖片


